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遊戲與狂歡 
  —古代奧運的身體意涵 

 

許義雄* 

 

摘  要 

身體作為新世紀的重要議題，可以有不同的取徑深入研究。本文即以

古代奧運的身體活動為文本，就文化觀點探討身體在此活動中所展現的意

義。經文獻分析發現，古希臘人崇尚自然，面向大海，心胸開闊，豁達人

生，重視休閒，善舞蹈，喜競爭，強調身心和諧，信仰多神並存，並與神

同形、同性、同樂。審視古代奧運的身體，獲知係富休閒的自由人，利用

祭祀宙斯的儀典，以宗教儀式為平台，藉裸體競技為媒介，配以音樂、詩

歌朗誦、舞蹈與藝術展演的天地人神的身體遊戲。競技賽會力主和平共

處，特重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的身體教化。勝利者，獲頒橄欖冠、雕

像、頌歌。如神的英雄身體塑像，公開陳列，供人瞻仰崇拜，名垂千古，

凸顯生命之神聖永恆；並以盛宴狂歡，慶賀身體的優越性，同時，無視於

周遭現實環境，展現自由、解放的身體，進入欣喜若狂、興奮不已的狀態，

一如酒神之狂顛。 
 

關鍵詞：古代奧運、身體意涵、多神論 

                                                 
* 作者為實踐大學講座教授；國立臺灣師範大學名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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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ay and Ecstasy: The Bodily Implication of Ancient 

Olympics 

 

I-Hsiung Hsu ** 
 

Abstract 

The body is a crucial issue in the new century, and there are many paths 

lying ahead for a deeper study. In this paper, the physical activities observed in 

ancient Olympics are used as the basis for the study of the meaning of bodies 

in such activities from a cultural point of view. It is found in literature reviews 

that the ancient Greeks worshiped nature and ocean, and had an open mind 

and generous life. They valued leisure, loved to dance and enjoyed 

competition. Also, they emphasized physical and psychological harmony, 

believed in the existence of multiple gods and shared the form, disposition and 

joy with the gods. It is realized from reviewing the bodies in ancient Olympics 

that the rich and leisurable citizens staged the bodily games of heaven, earth, 

human and deities in the Zeus-worshiping ceremonies with the religious 

rituals as a platform and the competition in naked bodies as the media, along 

with music, chanting, dancing and arts. The competitions emphasized in 

peaceful coexistence and valued the bodily teachings of wisdom, bravery, 

restraint and justice. Winners were rewarded with laurels, statues and songs of 

praise. The statues of heroes’ bodies poising in the divine form were displayed 

for public worshiping, and the name of heroes found their way into the 

history books to bring out the eternal holiness of life. Wild feasts were given 

in the name of bodily superiority, while the free and liberated bodies were 

revealed regardless the actual ambience. It was a state of extreme ecstasy and 

excitement like the trance of Dionysus. 
 

Keywords: Ancient Olympics, Bodily Implication, Polythe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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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身體作為重要議題，興起於一九八○年代，學界的一般說法，認為

身體研究是二十世紀所遺留下來的新領域，更是二十一世紀的關鍵領域

1。具體的說，幾乎沒有不關心身體的研究者2。 

其實，大致說來，身體研究之所以受到重視，有幾個背景因素，值

得觀察： 

第一，長期以來，從柏拉圖靈魂與身體的對立說，到笛卡爾身心二

元論，將身體一分為二的論述，已難清楚說出複雜的身體特性。身體論述

之所以改弦易轍，實有不得不然的趨勢。 

第二，生物科技的進步，衝擊傳統的身體概念。從器官移植，美容

加工到生命複製及精神醫療等醫學技術，不止衝擊「身體髮膚，受之父母」

的倫理問題，甚至對身體奧秘的理論建構，常無法自圓其說，或是窘境畢

露，也讓身體論述，有了更廣泛的空間3。 

第三，個人的覺醒，對僵化社會與制度的反彈，使得身體的研究，

開始轉向。從莫斯「身體技術」的文化建構、梅絡龐蒂《知覺現象學》的

身體主體性，到傅科《規訓與懲罰》的身體政治，以及布爾迪厄的「身體

資本」，不只深切反省身體塑造文化的問題，更誠實面對文化改變身體的

嚴肅現象。 

因此，以人文學的角度看，身體研究從哲學的身體觀，擴展到身體

意識、身體史、身體思想、身體屬性、身體形態以及知覺美學等的研究，

                                                 
1 布萊恩‧特納著，《身體與社會》（馬海良，趙國新譯） （北京：春風文藝出版社，

1998），1-51。 
2 稲垣正浩，《身体論-スポ-ツ学的アプロ-チ》（東京：叢文社，2004），10-26。 
3 佐藤純一，《健康論の誘惑》（東京：文化書房，2000），27-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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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謂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就自然科學的立場而言，從身體生理的探討，

發展到身體人類學、身體醫學文化論的鑽研等，牽涉領域及其範圍，橫向

之廣闊，縱向之深厚，可說車載斗量，不可勝數。不過，無論是跨領域的

身體論述，或身體研究新領域的開發，身體論述始終緊緊扣住：身體是一

種物質性和象徵性的人造物，既是自然產物，又是文化產物；並在歷史脈

絡中展現自己。所以，身體可以是個體的身體，可以是體驗上的身體，更

可以是社會身體、政治身體或醫學的身體，其複雜程度，可說難以盡言。 

本文即基此背景，試圖以古代奧運的身體活動為文本，就文化觀點

探討身體在此活動中所展現的意義。全文分：(1)古希臘的文化性格；(2)

奧林匹克賽會─遊戲的身體；(3)美好的生命遊戲─身體的教化；(4)結語等

四部分，分述如下： 

 

二、古希臘的文化性格 

 

希臘是充滿神奇的地方，更是歐洲文明的發祥地，曾創造過燦爛的

古代文化。古代希臘，在音樂、數學、哲學、文學、建築與雕刻等方面，

都有輝煌的成就。甚至有「如果沒有希臘，我們現在還可能蒙眛、無知、

與野人無異」的說法4，古希臘文化對世界之影響，不難想見。不過，粗

略觀察希臘的文化特色，有的是環境使然，有的是民族習性的積累，甚至

有些成形於社會風氣，都有其脈絡可尋的軌跡，僅就其犖犖大者略述如

下，藉供參考： 

 

 
 

                                                 
4 雪萊在其一八二一年出版的詩集中所言。王穎晨，〈希臘—歐洲聞名的搖籃〉，

http://big5.china.com.cn/chinese/feature/368487.htm，2007 年 8 月 20 日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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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海洋文明的豁達性格 

希臘位處星羅棋布的愛琴海與地中海之中，由數千個島嶼所圍繞，

港灣交錯，海岸線綿延一萬五千公里，風光旖旎，景色宜人。希臘人天性

愛海，面向海洋的波濤洶湧，瞬息萬變，養成希臘人天生冒險犯難，具有

無畏困境的勇氣。幾千年來，希臘人，一方面不只擁有挑戰海洋和征服海

洋的信念，更富有廣闊的胸懷和氣質，從而能夠產生對人自由和平等的思

考，一方面，不只有獨立、自主的氣度，尤其對生活所表現的旺盛活力，

洋溢著對生命的堅忍與坦然面對險阻的豁達人生觀。近代推崇希臘文化學

者5，常看到希臘文化中靜穆的偉大和和諧之美，無不與希臘人的海洋性

格，看透人生的海闊天空，陽光遍野的開朗密切關連。 

(二)人神同性同形的泛神論 

古希臘人崇尚自然，以及對神靈的敬畏。古希臘人信奉多神教，並

為諸神編織了豐富多彩的神話傳說，而這些神話傳說，即是希臘藝術或各

項活動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無限寶藏。 

希臘神靈，遍及各方，有全國性的神，也有地方性的神。其中，以

自然現象為膜拜的神，即有太陽神，月神，海神、火神，山林女神等，或

以綜理人間事的醫藥之神、健康之神、戰神、勝利女神及酒神等，眾神與

人同形同性，認為人世間的一切是神和英雄人物所共同創造。甚至眾神之

間，有著類似人類社會的組織結構，諸神各司其職，並自成神靈譜系，有

著嚴謹的上下緊密關係，成為世界上獨一無二的古希臘神祇體系。6不過，

嚴謹的說，希臘的神靈信仰是習俗的一部分，並沒有上天堂下地獄、揚善

罰惡的嚴肅的道德教化意涵，所以，希臘神話中，不乏淫亂，離經叛道的

                                                 
5  劉春梅，〈悲劇精神與藝術人生─讀《悲劇的誕生》〉，mingchen.3322.net/ 

Existentialism/bjdds.htm。 
6 王觀泉，《你不可不知道的歐洲藝術中的神話與傳說》（台北：高談文化，2005），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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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就不足為奇。 

在古希臘，除豐富的神話外，宏偉的神廟建築，及巧奪天工的雕塑

或瓶畫，成就了傲視寰宇的藝術文化。尤其，每年常依不同的季節，配合

不同的行事，舉辦各式各樣的祭神活動，不只蘊含深廣的文化意義，是人

類的重要遺產，更是希臘人民凝聚的軸心和整個希臘民族精神的象徵，四

年一度的奧林匹克運動會，即是典型的例子。 

(三)生活中的舞蹈  

希臘人喜好戶外活動，視舞蹈、音樂與詩是教育的重要元素，認為

那是屬於精神素質的一部分，主張所有舞蹈應該以宗教為基礎。 

事實上，在古希臘的泛神論中，祭典中的舞蹈，就是表達對神的一

種崇拜。尤其，誠如葛絡得在其《從野蠻到文明的歷程》乙書中所說，「跳

舞是初始民族的一種娛樂，也是最原始表現情感，發洩內心的一種方式。

他們結婚、生子，或者出征，或求助於神靈，或獻媚於神祗，常以跳舞表

達內心的虔誠。」7 

根據日本人類學者野村雅一的描述，希臘的依皮洛斯，可以說，從

三歲到八十歲的人都在跳舞8。其實，古希臘的舞蹈是生活重要的組成要

素，是自然隨性展現的身體表達。舞蹈家鄧肯生前曾坦承，她深受古希臘

舞蹈的影響。鄧肯在自傳中陳述，她和弟弟雷蒙酷愛希臘文化，曾沈溺於

大英博物館、法國羅浮宮、聖母院、克魯尼博物館裡，由雷蒙臨摹希臘花

瓶和浮雕，她則從古希臘的瓶畫上，看起來很平常的動作擷取不少舞蹈的

靈感。鄧肯指出，古希臘的舞蹈動作，跟她理想中的舞姿產生很大的調和，

即連古希臘那種簡單、寬大的袍子也很自然成為她的舞衣。她甚至尋找一

些和足部動作、酒神祭頭部動作、組合酒神杖拋擲動作等節奏相諧的音

                                                 
7 Edward Clodd 著，《從野蠻到文明的歷程》（牧野譯）（台北：源成文化，1976），19-25。 
8 野村雅一，《しぐさの人間学》（東京：河出書房新社，2004），168-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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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配著跳舞，開創出「鄧肯式」的舞蹈，並創設「鄧肯舞校」開班授徒。

她收集了各種希臘古瓶上的兒童舞蹈畫、坦納格拉和波西亞的小人像，企

圖使學生「不自覺反映出一點喜悅和同樣純真的雅姿。」9後世把鄧肯的

舞蹈稱為「希臘舞」，可說其來有自。一般認為，鄧肯的舞蹈，是一種「解

放、自由的舞蹈」，更是自然的舞蹈，她的行為舉止且有活像希臘繆斯雕

像的隱喻10。 

(四)休閒提供了遊戲平台 

古希臘社會是一個城邦社會，階級劃分嚴明，貴族致力於政治、文

藝與武技，將雜役或粗重勞動，委由奴隸承擔，因此，常以個人「休閒」

的有無區分社會階層的高低。具體而言，古希臘以 schole 標示「休閒」乙

詞的概念，含有 school（學校）或 scholar（學者）的意思，除單純指閒空

時間的概念外，重要的是，意指有「休閒」的人，才具有到學校學習或提

升教養的機會。換句話說，即指有閒的貴族階層，屬自由的人，可以利用

休閒，到學校作自我文化素養的提升，而奴隸階層則屬勞動階層，則必須

終日勞動，服侍支配階層，以求溫飽11。 

進一步說，就古希臘的宗教社會看，各地神殿櫛比鱗次，節慶祭典

之多，無不以休閒作為平台，提供一種「聖」「俗」共榮的場域，競相慶

賀。就休閒本質言，休閒即是自由，一種無拘無束，一種存在的感受或體

                                                 
9 鄧肯（Isadora Duncan, 1878-1927），幼時學過芭蕾舞，一九○三年與其弟雷蒙旅居

希臘，卻一生反對芭蕾舞。她認為芭蕾舞是「人為的機械動作，其實配不上靈魂」、

芭蕾舞者是「像裝有關節的傀儡」、躡起腳尖站立是「很醜、違反自然」，更毫不猶

豫地說，自己是芭蕾舞的敵人。 

 洗懿穎。〈現代舞夏娃 －鄧肯的自由之舞〉。 www.netandbooks.com/taipei/ 

magazine/no12_greece/contert/-4.html，2007 年 8 月 20 日檢索。 
10 繆斯女神，為主神宙斯所生的九位女神，分別職司九種文學藝術，一心灌注於歌曲，

精神無拘無束，為人消愁解悶，給人快樂。何恭上，《希臘羅馬神話》（台北：藝術

圖書公司，2000），242-243。 
11 許義雄，《體育學原理》（台北：文景，1985），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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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不只是休養放鬆、消愁解悶，而是達到自足、幸福的生活方式。誠如

亞利斯多德所說，幸福的生活形態為：政治生活（life of politics）、娛樂

生活（life of enjoyment）和觀想生活（life of contemplation）。其中，柏拉

圖的「理想國」，是政治生活的寫照，祭典遊戲、酒神狂歡之娛樂生活，

不言可喻。至於觀想生活，即是內觀的生活方式，可說是一種內省、觀照、

冥想的生活方式，是一種知性感受、實踐與體驗，以追求最高道德善的幸

福生活為依歸12。顯見古希臘競技賽會、藝術文化、政治、法律之發達，

與上層社會之休閒生活密不可分。進一步說，古奧林匹克獲勝，常是政治

權勢及財力的象徵，如戰車比賽，除駕馭技術外，必須要有良好裝備（良

車駿馬），豐富的飲食以補充體力，足夠時間的訓練等條件，若無貴族階

層，實非一般市井小民所能負荷13。 

 

三、奧林匹克賽會—遊戲的身體 

 

有關古代奧運起源的說法，並不一致。不過，古希臘因城邦林立，

戰端頻仍，人民喜勝好戰，尤善戶外競技，崇拜英雄。 

古希臘競技賽會，除以祭祀眾神之父宙斯的「奧林匹克競技賽會」（公

元前 776 年）外，尚有祭祀太陽神阿波羅的「皮提翁競技賽會」（公元前

586 年）、祭祀海神波塞冬的「伊斯瑪斯競技賽會」（公元前 582 年）、祭

祀大力神海格斯的「尼米亞競技賽會」（公元前 573 年）以及祭祀婦女保

                                                 
12 一般而言，休閒可以是一種時間概念，可以是活動概念，更是存在的體驗，一種態

度、感覺或狀態。所以，觀想生活的意義在於：(1)是休閒生活中最高的生活方式；

(2)觀想是自足性的（self sufficiency）、自為目的的活動；(3)休閒的理想即是觀想、

是人類活動中接近神性的活動，即在直接探索自身的生命意義。松田義幸。〈「レジ

ャ－概念」検討の自分史〉，《生活科学部紀要》41（東京：実践女子大学，2004），

58-60。 
13 桜井万里子、橋場弦，《古代オリンピック》（東京：岩波新書，2004），140-150。 



遊戲與狂歡—古代奧運的身體意涵  15 

 

聖火引燃 

護神赫拉的「赫拉競技賽會」14。 

傳說中的奧林匹克競技賽會，係眾神之王

宙斯在打敗父親取得王位之後15，舉國歡騰，特

在奧林匹亞山舉辦競技賽會以感謝諸神的協

助，並藉此禮拜與祭獻的儀式，堅信可以消除災

難，得到庇護與幸福。另一說法，則認為，早在

公元前八八四年，依利斯發生一場重大瘟疫，城

邦居民死傷慘重，太陽神阿波羅建議國王依裴圖

斯，恢復停辦的奧林匹克競技賽會，以消災解

厄。依裴圖斯接納阿波羅的建議，成為古奧運會的創始人16。雖然，就史

料而言，早在公元前十六世紀，古希臘即有戰車比賽的證據17，不過，本

文不在論證古代奧運的起始年代，僅就正式歷史紀錄的公元前七七六年以

來，為紀念眾神之王宙斯而舉辦的奧林匹克競技賽會的文化意義，分述如

下： 

(一)「聖」與「俗」的轉換 

奧林匹克競技賽會，是一種敬神、拜神的宗教儀式。競技賽會首日，

與會者即從世俗塵世，進入神聖場域。先由裁判團、選手、訓練員及家長

魚貫進入評議廳內，在宙斯神像前，擺上豬公牲禮貢品，進行宣誓儀式。

接著哲學家、詩人及歷史學家或著名文化學者，分別在運動場內的不同場

地，進行演講或文化交流，同時進行競賽。到第三天，拂曉時分，正式舉

                                                 
14 吳文忠，《體育史》（台北：正中書局，1961），32-33。 
15 傳說中，宙斯父親克羅諾斯武藝高強，想把王位傳給宙斯，但要求與宙斯比武一較

高下，決定是否傳位。結果宙斯認真苦練，勇敢應戰，技高一籌，打敗父王，順利

取得王位，而為眾神之王。 
16 佟洵，〈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與宗教文化〉，《體育文化導刊》，3（台北，2005）：32-36。 
17 公元十六世紀的戰車，純作為戰爭用，唯至公元前十二世紀則逐漸捨去戰爭的實際

用途，而供為祭祀儀式或競技用。桜井万里子、橋場弦，《古代オリンピック》，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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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祭典，裁判團、各城邦大使、選手及一百頭公牛牲禮，列隊到宙斯神殿

北側的大祭壇前（高七公尺‧周圍四十公尺），依序進行獻禮儀式。旋即在

祭壇下，宰殺一百頭公牛，支解腿肉擺上祭壇，加火燒烤敬神，隨著裊裊

清煙上升，一如親眼目睹神靈享用牲禮的聖境。此時，聖歌響起： 
 

古代不朽之神， 

美麗、偉大而正直的聖潔之父。 

祈求降臨聖世以彰顯自己， 

讓受人矚目的英雄在這大地蒼穹之中， 

作為你榮耀的見證。 

請照亮跑步、角力、與投擲項目， 

這些全力以赴的崇高競賽。 

把用橄欖枝編成的花環頒贈給優勝者， 

塑造出鋼鐵般的軀幹， 

溪谷、山岳、海洋與你相映生輝， 

猶如以色彩斑爛的岩石建成的神殿。 

這巨大的神殿， 

世界各地的人們都來膜拜， 

啊！永遠不朽的古代之神。18 
 

於是，運動員在競技場域中，一如進入聖境，以神所愛的健碩身體，

展現在神的面前，並以神的形式，接受英雄橄欖冠。人神以運動為媒介，

相互溝通，身心交融，以運動將俗世的肉身轉化為神聖的身體。人因運動

而成英雄，立碑塑像，永垂不朽，隱然成神，供人間膜拜，生生不息，永

不滅絕。所以，競技賽會，運動作為聖與俗的轉換空間，由俗界迎向聖境，

意識到聖境的到來，進入聖界，渾然忘我。一旦賽事結束，即由神聖的非

                                                 
18 佟洵，〈古希臘奧林匹克運動與宗教文化〉，《體育文化導刊》，3：3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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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時空，返回俗境，進入日常的生活場域，來去自然天成，了無鑿痕。 
 

(二)與神同樂的裸體競技 

古希臘人一向重視身心和諧之美，他們認為，身心和諧發展的公民，

不但要有智慧，而且還要有健美的身體，所以用體操訓練身體，以音樂陶

冶心靈，使其身體健康、體型完美、體力充沛，進而勇敢、堅毅與自信，

達到身心全面發展，滿足英雄的美好形象。因此，對古希臘人而言，對神

靈的敬意，不是經由苦行、禁欲完成，而是藉運動競技展露強健的身體，

取悅神靈，表示與神同在，共享娛樂生活。 

事實上，古代奧運的裸體競技，有不同的傳說。有的學者指出，一

位雅典選手，在競走比賽中，因為纏腰布脫落，被絆了一跤，影響了成績，

促使地方長老主張應裸體出賽，以示公平。另有一些學者認為，這個習俗

源自麥加拉城的賽跑運動員奧斯波斯，他認為脫了纏腰布可以跑得更快，

而且曾以短跑比賽取勝的親身經驗得到證明19。當然，也有認為，裸體是

希臘人的生活習慣，而且裸體競技並不是男人的專利，在斯巴達，有年輕

女子脫光衣服和男孩子一起接受訓練和力量測試20。當代歷史學者也指

陳，古希臘的裸體習俗是一種宗教儀式，可追溯到史

前的狩獵傳統。不過，更簡單的說法，認為希臘語

gymnos 乙詞的意思即是裸體，意味到運動場競技，裸

體並不令人驚訝21。 

進一步說，不管全身赤裸是否為古希臘的特有習

慣，在希臘人看來，只有野蠻人才羞於展示自己的身

                                                 
19 トニ－ペロテット、矢羽野薫，《驚異のオリンピック》（東京：河出書房，2004），

38-39。 
20 趙岷、李翠霞，〈古希臘宗教學對古奧運會產生的文化層面的影響〉，《體育文化導

刊》，6（北京，2005）：26-29。 
21 トニ－ペロテット、矢羽野薫，《驚異のオリンピック》，39。 



18  運動文化研究  第二期 

 

體。希臘人的裸體競技，除具有祛除社會階層的強大象徵意義外，更凸顯

神聖崇高的內涵22。古希臘人認為，裸體競技是古希臘的一項歷史悠久傳

統，是希臘文化的一部分。明確的說，古希臘人以裸體參與競技，是一種

純潔與坦白，是毫無掩飾的真誠，是取悅神靈得到祝福，最直接的表露。

另一方面，裸體也是精神與自然和天體完美的融合，是回歸原始的物我合

一與萬物並生的狀態，是人神同樂最莊重、最優美的體現，也是人神共生，

天人一體的具體表達。特別是，英雄的健美身體，裸裎在大眾面前，受到

人們的讚美、欣賞與認同，應不僅是要人們看到塗上橄欖油熠熠發光的古

銅色肌膚，更不只是要看到骨骼肌肉的發達，型態上的勻稱，重要的，應

是潛藏在英雄本色所特有的大義凜然、責任、公正與勇氣的無私顯露。 

(三)狂歡與暈眩 

古代奧運是祭神的宗教儀式，藉儀式搭起神聖化的時空，作為世俗

與神聖的溝通者，讓古希臘人能藉著喜好的運動競技、音樂、詩歌、舞蹈、

文學及藝術為媒介，體現人神的同形同性的美感身體。不過，競技賽會終

究會有結果，勝負畢竟要判明，人終究是人，不能遠離凡俗塵世的現實生

活。所以，古希臘人，從競賽場上，在競賽獲勝，或者是在人神共處的賽

會激烈爭戰落幕後，即從聖境重返俗界，而有盛大、隆重與熱鬧狂歡的慶

祝盛宴。這場景，所謂大口吃肉，大口喝酒，男男女女，盡情嘻笑、玩鬧，

就像脫韁野馬，解除人性的壓抑，展露野性的真人，沒有偽裝、嬌柔，只

有自然綻放、熱情奔騰，放浪形骸，幾與酒神的狂顛，差可比擬，也充分

表現了希臘現實生活的實際樣貌。 

酒神戴奧尼索斯（Dionysus），是古希臘重要神衹之一，是歡樂之神，

尊奉酒神足以解放心靈，可以達到潛能激發的巔峰，超越生命的窒礙，克

服和戰勝生命的痛苦，感受生命的歡樂，體認身體遊戲的暈眩美感。 

                                                 
22 托尼‧佩羅地提著，《天體奧運》（消雪譯）（北京：燕山出版社，2005），3-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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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說中，戴奧尼索斯為眾神之王宙斯與賽美理（大地之母）的私生

子，因不見容於宙斯天后赫拉，從小失去溫暖、被詛咒為瘸子。成人後，

常四處遊蕩，教人栽種葡萄、釀酒並即時行樂。尼采在其所著《悲劇的誕

生》提出，酒神的精神與日神阿波羅相對應，是構成文明創造的兩大動力

23。日神行事循規蹈矩，嚴謹合理，光明磊落，而酒神文化是非理性與感

官的狂暴冒險，是鬱黯心靈與官能狂歡對話，是秩序世界的顛覆與瓦解，

是近乎瘋狂的人性潛能的燃燒24。 

要而言之，古代希臘奧運的精神展現，有日神阿波羅之認真、嚴謹、

理性、秩序、和諧等神聖的一面，也有像酒神的感性、瘋狂、失序、自主、

開放、自在與野性的呼喚。事實上，從古希臘的瓶畫觀察，不少畫作不離

盛酒的器皿，即以勝利獎盃，亦不例外，甚至在不同瓶畫中，各種酒神形

貌，亦所在多有、目不暇給，顯見酒神之所以為古希臘的重要精神，不難

窺見一二。再說，相較於日神阿波羅的認真負責，循規蹈矩，永不停歇的

工作，照亮寰宇，滋養萬物，生生不息，令人崇敬。唯古今中外，多少文

人墨客，卻喜與酒神為伍，藉以體現人性解放的灑脫，表達生命本質的奔

放，以及享受絢爛多彩的人生。唐代酒仙李白的：

「人生得意須盡歡，莫使金樽空對月。鐘鼓饌玉

不足貴，但願長醉不願醒。」所謂「把酒當歌，

人生幾何」，道出多少豪情、落寞，寫盡幾許富貴、

浮雲，酒神精神，毋寧是古希臘豁達性格的最佳

寫照。 

 

                                                 
23 尼采從考據的角度論證了希臘酒神歌舞劇向悲劇的發展，提出了日神精神和酒神精

神的概念，從而闡述了他對人生和藝術的獨特理解。馬德華，〈從《悲劇的誕生》

論尼采美學的藝術精神〉，thinker.ph.hfu.edu.tw/data/master/9348005-95042601.doc，

2007 年 8 月 20 日檢索。 
24 蔣勳，〈酒神狂歡〉，《中國時報》，副刊，2006.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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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美好的生命遊戲—身體的教化 

 

基本上，古代奧運，從開幕祭祀儀式，到角力、拳擊、賽跑、賽馬

等競賽項目的進行，以及獲勝的慶賀狂歡，與閉幕後的激情盛宴，無一不

是美好的生命遊戲，為人類留下珍貴的歷史記憶。 

(一)神聖休戰 

古希臘民族，向來崇尚武事，因地理因素，城邦之間，戰端連綿不

斷；在政治上，平民反抗貴族階級的紛爭，時有所聞，奴隸的起義暴亂，

爭議亦無時或息，造成人民厭惡戰爭，祈求和平的安定生活，自然應運而

生。 

從紀元前七七六年起，每四年一次，在奧林匹亞的依利斯城邦，試

圖透過祭祀宙斯的宗教信仰，以競技賽會的方式，尋求城邦國家間的友善

交流與和諧相處的目的，是為奧林匹克運動會的由來。至紀元三九四年，

歷經約近一千兩百年，舉行二九三屆。在奧運舉辦期間，經由「神聖休戰

條約」的簽訂，各國都能自我克制，遵守承諾，和平共存，且都熱烈派員

參與，締造了古代奧運的光榮紀錄。 

資料顯示，「神聖休戰條約」簽訂之前，一旦舉辦日期敲定，即由主

辦城市（依利斯國）派遣停戰使節團三人，頭上帶著橄欖冠，徒步前往各

參加國家公布停戰佈告。言明競賽期間，各該城邦國家，不得攜帶武器，

不得執行死刑、不得興訟，甚至，即使國內遇有一觸即發之危急狀況，也

應指派人員做嚴密監控，停戰規約，之備受各國重視，可見一斑25。 

「神聖休戰條約」為保護奧運會之和平進行，原訂奧運會期間為一

                                                 
25 桜井万里子，橋場弦，《古代オリンピック》，74-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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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月，後因參加國家增多，以及為方便遠途國家之往返，而延長三到五天，

終至一個月或三個月；並將依利斯明訂為不可侵犯之和平聖地，軍隊通過

或進駐，武器之攜帶等均不得以任何理由進入。具體來說，「神聖休戰條

約」的重要內容，約有下列幾項26： 
 

1.奧林匹克賽會，是神與和平的盛會。 

2.奧運賽會期間，停止任何戰端。 

3.所有參與賽會的人，可以在會場自由通行。 

4.賽會進行，嚴禁不道德行為。 

5.參與者必須按期訓練並抵達賽場。 
 

總而言之，奧運會是祭神與和平賽會，經由休戰規約，讓城邦停止

爭端，進入和平聖地，進行和平聖戰。在此期間，不得有不道德行為。一

切按期訓練，準時抵達會場，並以公正、公平的態度，遵守神的旨意，信

守人為的承諾，否則必受到神的懲罰。身心的教化，溢於言表，說明奧運，

不只是肢體的技術較量，更是精神層次的提升，此與古希臘重視身心的全

面發展，仍然一以貫之，毫無意外。 

(二)身體訓練—勇敢、智慧、節制與正義 

古代奧運的參加者必須經過嚴苛的訓練過程，才能如願進出比賽場

地，充分顯現了參與奧運聖戰的尊榮，同時也表現了真金不怕火鍊的英雄

本色。 

奧運賽程有五天，角逐拳擊、戰車等十八個項目，在開幕前三十天，

進入主辦城市─依利斯城，在裁判面前驗明正身，檢查身分，辦理登記，

按照規定，接受隔離訓練。其中，一切要聽從各項指令，控制肉體欲望，

                                                 
26 楠見千鶴子，《ギリシの古代オリンピック》─〈「聖なる休戦条約」と伝令使〉

（東京：講談社，2004），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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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時進餐，不論天候，嚴厲操練，有時還要遭受鞭打，再經由淘汰賽的去

蕪存菁，才於正式比賽前兩天，開拔四十海里外的奧林匹克比賽場地，以

檢驗身體的能耐27。 

其實，嚴格的訓練，除做肉體的磨練外，更重要的是經由肉身的折

磨，鍛鍊出競爭的鬥志與面臨挑戰的勇敢。 

勇敢當然與戰爭有關，更是英雄戰士的必要條件。以古希臘勢力範

圍，多至七百多個城邦，二百五十個殖民地而言，紛爭不斷的最佳利器，

自需個個驍勇善戰，庶幾能保家為民，以衛社稷。所以，古希臘，將勇敢

列入智慧、節制、正義等品德教育的第一優先考量，實有其社會與歷史背

景。再說，所謂「勇者，不懼」，「見義不為，非勇也」，「智者，不惑」，

明辨是非，為所當為。勇者的畫像，是一種剛毅、不屈不擾的自若，一種

義無反顧的堅持，與克己復禮的節制及正正當當的義理，無不互為表裡，

相互滲透，互為補足，達到至高無上的德行實踐。古代希臘，為免於戰爭

的生靈塗炭，透過虛擬戰爭的競技賽會，一方面滿足古希臘人無所不爭的

習性，一方面展現人與天爭、人與獸（物）爭、人與人爭或人與己爭的必

勝信念，也是古希臘身體教化的重要手段，更是重要的教育目的。 

更積極的說，古代奧運的參賽者，從訓練的不計酷暑嚴寒，忍心耐

苦，面對競賽時的殘酷激烈，冒著頭破血流，受傷致殘，甚至命喪沙場的

危險，仍以視死如歸，泰然自若的態度，全力以赴的精神，其對生命的體

認，自非常人所能望其項背。 

(三)雕像—勝利者生命的再現 

古代奧運的獲勝者，獲頒橄欖冠，除頌詩並塑造雕像，以供後人瞻

仰，流芳百世，名垂千古外，並舉行盛宴，大肆慶賀。其儀式之隆重，對

                                                 
27桜井万里子，橋場弦，《古代オリンピック》，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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勝利英雄之尊崇，可說有如神靈之崇敬。無怪乎希臘人視橄欖冠如命，28

窮其一生，前仆後繼，赴湯蹈火，在所不惜。誠如對冠軍者的頌歌：「如

同圓月的光芒，使得夜半星辰黯然失色；冠軍的身體，在眾多的希臘人群

中光彩奪目。」29 

雕像公開陳列，當然是對獲獎者的敬重，除有塑造典範，啟迪後人，

引發「有為者亦若是」之教化作用外，藝術家們對英雄生命光輝的展現，

以及古希臘對人文的關懷，應也深具意義。 

古希臘向來重視人的尊嚴與人性的發展，成功獲勝的獎賞，只有橄

欖冠，而非金銀財寶，是象徵的意義重於物質的酬報。藝術家藉雕像讓英

雄的生命再現，隱含生命的意義，不在生命的長短，而在竭盡所能，做出

對人類的貢獻。更具體的說，凡努力過的人，生命就沒有白費，肉體生命

可以結束，精神生命卻能隨冰冷的雕像活在人間。不是因為雕像有生命，

而是因為觀賞者的心中烙印著英雄的生命。競賽場上的勝利，等同於戰爭

中的出生入死，衝鋒陷陣後的凱旋，理應接受萬人的景仰、崇拜，因為置

之死地而後生，沒有比這樣的生命更珍貴。相對而言，競賽場的競爭，不

是對立，而是共生；是和平俱進，光明磊落，而不是陰險耍詐，投機取巧；

是節制隱忍，不是衝動冒進，一如古希臘哲人所說，因能克制，而有心平

氣和的心境，接受成功或失敗的考驗30。事實上，希臘人的人性發展，更

切近於世俗人生的體認，有嚴肅的生死決鬥，也有盛宴狂歡，遊戲人間，

                                                 
28 古希臘人認為橄欖樹是神樹，由雅典保護神雅典娜帶到人間，賜給人類和平、幸福

的象徵。用橄欖編成花環獎勵選手，是一種特殊榮譽。編織時，不只要小心，而且

要特別虔誠，規定由父母雙全的兒童用純金的刀子從宙斯廟旁的橄欖林中割取編

成。橄欖可持續時間長，亦有精神獎勵可以久久遠遠的含意，沿用至今的奧運會，

意義深遠。劉修武主編，《奧林匹克大全》（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21。 
29 巴基利德斯（Bacchiiydes），〈獻給五項全能冠軍的頌歌〉，公元前 450 年。托尼‧

佩羅蒂提著，《天體奧運》，89。 
30 希臘禁欲主義哲學家愛比克泰德提及：想當奧運冠軍，意味要忍受手受傷，腳骨折，

吃進滿嘴沙子，遭到鞭打是家常便飯。甚至忍受一切之後，還可能落敗。托尼‧佩

羅蒂提著，《天體奧運》，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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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面對真實人生，也鼓勵享受人世的自足；推崇人的自由，倡導自然解

放，也重視作人的義理，求得自我價值的認同。  

 

五、結語 

 

身體作為新世紀的重要議題，可以有不同的取徑深入探討，本文即

以古代奧運的身體活動為文本，就文化觀點探討身體在此活動中所展現的

意義。經文獻發現古希臘人崇尚自然，面向大海，心胸開闊，豁達人生，

重視休閒，善舞蹈，喜競爭，信仰多神並存，並與神同形同性同樂。 

審視古代奧運的身體，發現係富休閒的自由人，利用祭祀宙斯的儀

典，以宗教儀式為平台，藉裸體競技為媒介，配以音樂、詩歌朗誦、舞蹈

與藝術展演的天地人神的身體遊戲。 

競技賽會除倡和平共處外，特重智慧、勇敢、節制與正義的身體教

化。勝利者，頒授橄欖花冠、雕像、頌歌，如神的英雄身體，供人瞻仰崇

拜，名垂千古，凸顯生命之永恆；並以盛宴狂歡，慶賀身體的優越性，同

時，展現自由解放的身體，無視於周遭現實環境，進入欣喜若狂、興奮不

已的狀態，一如酒神之狂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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